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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视域中的公共空间政治

张友国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问题是一个重要相关变量。多民族国家围
绕公共空间进行政策设计时，就产生公共空间政治。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公共空间具有民族文化符号承载性和政治社会化功能。由于公共空间在多民族国家统
一构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公共空间的象征符号强化国家身份，或者为
公共空间重新命名，让文本、口号和地名的使用占据公共空间的核心，或者通过公共建筑强化国家
认同，通过视觉冲击强化政治效忠。由于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与传统、认同以及权力
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有助于政权的稳定性与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
间政治的特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路径：其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路径；其二是整合主义路径。虽然不同
国家对于公共空间政治的路径选择不同，但实现国家认同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中国作为多民族国
家，也可以在本国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重视“符号”以及由符号建构而成的意义，借鉴他国的公共
空间政治社会化模式，在“差异性”与“统合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与缓解机制。

　　［关键词］　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公共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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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国家统
一构设”（英文对应为“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非常重
要。作为一个概念，“国家统一构设”最早出现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作为对新建立的第三世界国
家提出的困境的反应①。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
百科全书的定义，“国家统一构设”是为促进民族一
体化而制定的诸项政策之总和……民族化的仪式、
旗帜、英雄人物及民族化的公共建筑可以成为正在
推进中的国家统一构设的明显体现。在那些人为
或者偶然划定边界的近代国家中，以及在那些具有
不同传统、宗教和种族集团的国家当中，上述政策
尤为紧要。其中，如果民族概念与任何已建立的国
家之居民概念等同划一的话，那么国家统一构设这

一概念仅是指现实的国家控制和公众服从的政策，
也就是“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过程。如果民族概念是
文化共处或种族特征的一种表述的话，那么国家统
一构设则会指向一个语言、宗教或者种族方面具有
权威性的民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

程②。这一过程是在现有社会构成、文化遗产和不
同群体间的内部权力分配语境中进行的。这也就
意味着，在文化同质性的社会，国家统一构设可能
不是问题。在文化异质性的社会，某种形式的国家
统一构设，对国家而言，则显得非常必要。本文所
要设定的范畴主要指向后者。
在上述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问题是一个

重要相关变量。“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有着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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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狭义的“公共空间”一般是指那些供居民日
常与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广义的“公共
空间”不仅仅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
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广泛参与、交流与
互动。在“国家统一构设”这一主题下的公共空间
可以被定义为“具有潜移默化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
居民日常与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室外行动空间（街
道、广场、公园、自然风景等）与造型空间（建筑与雕
塑艺术）。”显然，“国家统一构设”可以在公共空间
中寻求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过程和关系的
理解方式，因为这类过程和关系塑造特定的公共空
间。同时，这种方式也反过来，重申、反驳、或者改
变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由于人的很多社会性活动都是公共空间中的

活动，公共空间又牵涉到关系的整合，因此，多民族
国家一般都比较重视公共空间的“国家统一构设”
功能，围绕公共空间进行政策设计，培养不同民族
的国家认同，从而产生公共空间政治。
目前关于公共空间政治的相关研究或者以民

主暨文化多元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为核心进行阐

述（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或
者侧重于公共空间中的历史争议（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
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ｍｅｍｏｒｙ，ｒａｃｅ，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或者直接论证公共空间政治（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
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但综而观之，上述研究从“国家统一构设”视角

切入公共空间政治比较薄弱，因此，本文试图从这
一视角探讨为什么公共空间在“国家统一构设”中
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公共空间政治的具体表现与

实质是什么？下文将展开尝试性的梳理。

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
公共空间：何以重要？

　　为塑造不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通过多种途径
赋予公共空间以政治社会化价值，成为多民族国家
统一构设的一个重要路径。这一路径何以重要？

原因如下：

１．公共空间具有民族文化符号承载性。民族
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标志之一。在族际交往的过
程中，民族心理特质以及民族风俗习惯也会外化到
公共空间之中。正如著名学者郭洪纪在其《文化民
族主义》一书中所说的，“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
称、神话、价值和风俗习惯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

历史叙事、民间传说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种
族、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乡土一类的文化要素，

以及历史传统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为。族
群作为某种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既有自己的生存空
间和以与之有关的传统，包括宗教组织和神职人
员，像神庙、仪式、教义等，又有怀旧母题及认同符
号系统，像民族英雄、宗教领袖、效忠意识以及草
原、森林、山峦、族源地等。”①

按照郭洪纪的说法，这种外化主要体现为具有
民族文化特色的景物型公共空间及各类与民族相

关的建筑符号，这种外化是文化与社会的产物。

因此，公共空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符号意
义的民族物质与精神遗产的容纳与延续场域，可以
折射出民族文化的本质，同时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
参照系。公共空间的这一特性导致公共空间的全
民性展示不一定会产生全民性的观赏者，观赏者因
民族或宗教的不同而给出不同的解读。根据这一
现实，公共空间如果要想实现国家统一构设功能，

其承载性就需要体现主权边界内诸多民族文化的

融合与升华，塑造国家认同。从这一假设出发，公
共空间呈现为主体客体化，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或
者被创造，或者被毁灭。恢复与特定民族与地方相
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就成为理解公共空间的重要
基础。塑造、展示和观看成为公共空间由主体客体
化到客体主体化的系列环节。公共空间所蕴涵的
历史、价值等文化符号意义逐渐塑造其所需要塑造
之特定人群的世界观。文化形塑现实，而非仅仅是
模仿现实，公共空间成为认同塑造的场所。更为重
要的是，既然公共空间是文化（精神）意义的载体，
“谁拥有公共空间”就成为公共空间文化意义的一
部分。“公共空间成为‘文化权力的工具’，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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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的文化实践。”①公
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为权力剧场，伴随其承载
的文化意义扮演不同的权力角色，并随着政治环境
的变化产生角色置换。“无论是将其作为话语形
式、现实的再现，还是实存的现实审视，中立性质的
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定义的公共空间，生成并归化
居于其中者的身份”②。公共空间的保护、创设与
演绎成为权力博弈与合法性塑造的工具。遵循这
一工具主义线索，具有怀旧意涵的“博物馆与纪念
碑成为众所周知的陈述历史的场所”③。方尖碑、
雕像以及奖章，传递团结、普适与永恒的信息。即
使它们是高度政治化与充满争议的，公众也已经被
练就观察与思考公共空间历史性与现代性标签的

能力。因为公共空间本身就是根据民族符号，结合
政治变迁，不断对古代史与当代史进行重新阐释的
工具性产物。
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因

其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承载性而成为可资利用的

工具性资源。

２．公共空间具有政治社会化功能。由于公共
空间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性资源，间又是人们参
与和互动的重要场所，是体现和处理民族关系的重
要载体之一，因此，在一个国家中，不同时期的民族
关系以及不同民族的融洽程度都可以在公共空间

中得到展示。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在多民族国家
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可以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
场所并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所谓“政治社会
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原为社会学中的一个
名词，指一个社会经由各种途径引导其幼年成员或
成年的新成员进入既有社会结构及秩序的过程。
其含义可简述为政治体系经由各种途径，使其成员
发展出共同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政治价值”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和“政治效忠”（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ｙａｌｔｙ）
的过程④。

换而言之，政治社会化是将模式化的核心价值
和规范渗化为公民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

价值取向，形成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从而维护社会
稳定与国家统一的过程。
现代化观点认为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获得成功，

必要的政治发展将会自动生成。这一观点认为在
国家和民族被建构以前，社会应该已经被现代化。
阿尔蒙德（Ａｌｍｏｎｄ）对此就持乐观观点，认为政治
发展的结果是各类来源广泛的群体会日益整合进

决策和民族统一构设过程。但这种理论忽视了基
于生产系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研究，过于机
械，同时他们也完全忽略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和种族
文化感⑤。
这种忽略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合法性危机，人

们对政治权威的评价发生分歧，导致政府的结构和
行为受阻，甚至崩溃。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外
如下：人们以往形成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被急剧破
坏；传统政治权威在处理现代问题时显得无能为
力，权威基础不稳固，甚至受到来自社会的传统力
量的挑战；政治竞争失范，缺少制度化的机构加以
疏导；消极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社会、宗
教和文化制度衰微，无法履行自身的功能，以求强
化政治权威；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同后期的政治社会
化过程发生断裂，人们心理与世界发生冲突，人民
在诸多选择面前感到困惑，甚至会出现无根的感
觉⑥。因此，如果社会成员仅仅将忠诚感维系于传
统社会的狭隘团体，对部落或种族等地方共同体的
认同胜过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时，就会形成认同危
机，严重时可能酿成分离主义运动⑦。
针对前述合法化危机与认同危机，处于国家统

一进程中的多民族国家可以占领公共空间，利用公
共空间的隐含叙事功能，进行合法化与认同危机的
社会化消弭。这一策略即使在那些没有信仰和忠
诚的社会，也是基本的社会化策略之一。由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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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不同民族的生活密切相关，它可以作为一种
有效的传播媒介，成为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中的纽
带，让来自不同民族的成员在这一隐含政治实践中
逐步形成新的文化与心理边界，为处理民族关系和
稳定政治统治提供源源不断的软动力。因此，尽管
公共空间设计自身不会改变国内政治的进程，但许
多后殖民国家还是非常依赖它们，借此表达蕴含独
立性与现代性的国家认同。正如安德森所言，国家
是想象的共同体。为了被想象，国家必须被表达。
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在国家统一

构设中具有影响合法性和认同问题的社会化功能。

二、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
公共空间政治的特点

　　为了使多民族国家发挥实体的功能，生活在一
起的人们有必要发展对新国家的归属感并塑造共

同的身份。这使得国家统一构设看上去似乎是一
个冗长的过程，但是它毕竟是有意识的政策决定和
国家形成（ｓｔａｔ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必要元素。因此，为
了理解和预测新民族国家将形成什么样的国家，关
注国家统一构设者表达目标和实际策略非常

重要①。
由于公共空间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重

要性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再造与控
制公共空间，在自己的主权界限内强化自己的国家
身份，创造统一和独特的国家并给予其成员共同命
运的意识，使全体国民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被象征物
与历史物质遗迹等连接，从而产生公共空间政治。
这也就意味着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集体认同

的景物和地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
变的。如同民族和民族主义一样，它们在时间和空
间里出现或消失，并且发生变化②。民族建构者设
法再造、定义、澄清和同质化身份的界限。身份被
描绘成线性和连续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建构过程中，多民族国

家都试图将民族国家模式和多元国家模式结合在

一起，在公共空间利用他们的族裔象征符号（风俗、

地名、英雄、神话、国家肖像等），为强化国家认同提
供纽带。

因此，多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的主要表
现为：

第一，为公共空间重新命名。文本、口号和地
名的使用占据公共空间的核心，对认同的建构非常
必要③。这种对公共空间的重命名代表着变化和
“重新发现”早期的身份。虽然缺乏纪念物和仪式
的视觉冲击力，重命名的地方和日常环境中的官方
历史纪念，还是可以将权力关系和官方授权历史合
法化。④因此，族称和地名———民族、国家、城市以
及城镇的名称———也成为政治纷争的一部分，以便
确立某一群体的地位和特权，从而使为事物命名的
权力成为公共空间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通过公共建筑强化国家认同。这一公共
空间政治意图以多重纪念形式展示对国家历史的

视觉表达，试图将国家记忆以国家纪念碑（馆）与公
共雕塑等形式在空间和视觉上永恒地固定。这类
造型艺术具有象征性，而且由于使用相对永久性的
材料，成为官方政治表达的一个理想方式。它们的
功能不仅是为了纪念，同时也可以辐射权力、使现
任政权合法化。它们的意义在于必须让创造者和
观赏者要有足够的社会文本理解其意义。这类造
型艺术在物理上占据场所，而且能够发挥引起想象
的功能。作为一种沉淀物和定影器：它们可以将事
件带入认知的范畴。建筑形式的永久性意在反映
政权的不朽，纪念碑、公共雕塑以及其他公共历史
场所的设计与选址经常被政治化，成为一种政治符
号。这一符号可以被分析出意义系统，同时也可以
被看作一个反映现实世界的符号世界。但这也可
能会在具有民族与国家认同张力的后殖民国家产

生政治风险，引发政治冲突。

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已
经成为塑造国家认同，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场
域。公共空间政治以其隐含政治价值，成为塑造国
家主体性与认同的政治社会化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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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与传

统、认同以及权力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有助于政权
的稳定性与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透过公共空间政
治的表现以及其期许目标，我们可以解析出公共空
间政治的特点。
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政治特点

以两种不同的路径得以体现：
其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路径。这一路径主要体

现为追溯传统与文化本位。传统是每一个民族的
根本，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传统存在①。
所谓传统，来自于自然与社会秩序的自发生

成。“从字面上来看，凡是从各民族文化的过去流
传或遗留下来的内容，都可称之为传统。这就是
说，民族文化中那些明显是新的或是短暂的内容不
能称之为传统。然而，在日常使用中，传统特指风
俗、礼仪、信仰、习惯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古老的，而
且我们还赋予它们以现代的特殊价值。总的说来，
传统是一种宗教或道德价值，但是它也经常具备政
治或教育的含义。”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学
中的传统主义与上述传统有着显著的区别，其更多
地注重自觉意识的培养，而非依赖自发生成。“每
个社会都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授一整套的技

能和价值观念。这些技能和价值观念塑造了这个
社会的独特个性……当一个传统社会发觉它的许
多习俗受到外部模式（如现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先进
社会）的挑战和贬低时，它的成员必须开始决定其
中哪些习俗必须保留，而不管他们怎样不利。因为
这些习俗塑造了这个社会的独特个性。”③这类反
应通常是由置身于民族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明确

表达出来的。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民
族意识是由知识分子和学者宣扬起来的……其核
心是一种虚构的共同出身、共同的历史结构以及具
有同一语法结构的书面语言等。”④通过民族传统
的复兴，民族意识逐渐复苏。在现实中，只有经过
不断的变革和适应过程，传统才能得以维系。传统
意味着历史和现在的某种连续性。传统可以被继
承，传统也可以被发明。民族主义者往往强调本民
族传统的优越性，通过诉诸传统寻找历史合法性。

现实中，“传统”依赖“创造”而再生，而“创造”
需要“传统”的启发。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意
识”的辩证发展图。
这也就意味着，“传统”并非全从过去不间断地

传承下来的。传统必须不断地发明、维系和重新发
明。尤其在后殖民情境下，传统创造具有迫切性。
而其创造之策略则有赖“集体记忆”的引导。因此，
民族主义借助“传统”的“集体记忆”，建立一套符合
自己实用目标的政治话语。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民族主义中的话语霸权拥

有者通过对本民族传统的形式化和仪式化，通过不
断重复，强化本民族大众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感
性认识与忠诚心理。民族主义对传统的追溯其中
就包括前述通过公共空间政治实现对传统的再现，
以创造本民族的文化徽章。这些对传统的追溯“在
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建构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
来的资源……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系统，确定自我
与周边的认同关系。”⑤因此，文化民族主义追溯传
统并不是对旧有模式的简单继承，而是通过对传统
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为其民族目标提供一种具有合
法性的思想资源。他们日益主张恢复历史文化建
构，保持本土价值形态，以便寻找民族内在的原初
生机，用来融合传统与现代。“在忠实于本民族与
传统的同时，贬低其他民族的民族与传统，并与之
斗争。”⑥正如爱德华·Ｗ·萨义德所说的，与那种
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杂交的自由主义哲学所

具有的容忍态度相反，这种“回归”伴随着一种知识
与道德上的强烈规范。在一些曾经是殖民地的国
家里，这种“回归”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

义⑦。遵循这一路径，多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

体现出一元独大化倾向。

其二是整合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追寻的是多

民族文化融合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个

近代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在某种意

义上说，国家认同是所有集体认同中最重要的一

面。国家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优先性。国家认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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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有共同的连接基础。一种是血缘和历史记忆，
一种是透过与他人共享某一公共空间或人际关系

而形成的一体感。国家对不同的国民来讲，可能是
民族国家，也可能是文化国家或政治国家。这三个
层面通常会彼此交融，但也可能以某一层面为主要
依据。通过对公共空间进行以多民族文化融合基
础上的暗示性点缀，公共空间在特定的边界内无声
但却强有力地强调归属感和差异性，为个人提供作
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的感觉，并且成为多民族
国家统一构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多民族国家在公共空间政治方面的整合

主义路径实质是试图跨越社会学意义上的异质性

和集团分裂，为民族成员感情上的结合提供物质载
体，以实现国家统一构设。遵循这一路径，多民族
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体现出多元融合型倾向。
由上可见，不同国家对于公共空间政治的路径

选择是不同的，或者选择文化民族主义路径，或者
采纳整合主义路径。一些国家通过控制公共空间
来主导政治社会化过程以强制力实现国家统一构

设；另外一些国家则是通过保护族群之间的结构和
文化差异，依托本国历史，使政治社会化方式更加
多样。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对于公共空间政治的
路径选择具有很大影响。

三、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
共空间政治的启示

　　无论多民族国家遵循何种路径，实现国家统一
构设都是其最终目标，也是公共空间政治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但是实现国家统一构设，并非朝夕之间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构设需要采取多
种路径的综合，以避免造成社会动荡，危及政权
稳定。
由于当代社会已呈现多元文化风貌，多民族国

家统一构设中的国家必须在“差异性”与“统合性”
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与缓解机制。在体制方面，其
必须引导“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转型为契约型
的“国族”（ｓｔ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建构，并在实践中辅之以
“重述历史”与“发明传统”策略。正如俄罗斯学者
季什科夫所说的：“各个后继国家新出现的象征符

号和已有标志，不应当反映仅对某一群体有意义而
疏远其他群体的那种价值观和历史记忆。在多族
裔环境中，国家及决策者们的目的，是创造及推广
能使族裔多元政策运行的一致的意识形态和象征

符号，而不是寻求不费气力的策略，去细分为更小
的、显然是自我管理的实体①。
因此，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政治

设计者通常需要在协调诸方利益的前提下，创造或
发明现有的场所。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一
个真正的实体，又是必要的幻象，既是一种经济类
型，又是一种文化象征。作为一种观念和现实，公
共空间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生产与再生产。谁能
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
控制过去。展示的、重复的体验需要一种本体上可
以在这个世界发挥作用的功能。公共空间政治努
力在私人领域与社会规则方面控制公众的想象力，
通过具有历史意义与时间性的记忆，复制与摹写传
统，让遗迹或者纪念物不断以静默的方式重复讲述
附着在它们之上的信息，以期塑造安德森所谓的
“想象的共同体”。
对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而形成的公共

空间政治值得中国在多民族地区的国家统一构设

加以借鉴。但是这一借鉴应该是中国化的借鉴。
首先是文本、口号和地名的使用应该占据公共空间
的核心。中国民族地区公共空间重命名应该以淡
化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为准则，因此，重命名可
以将历史和现实中的爱国人物和事迹、民族团结的
典范、历史治理的标志作为重命名的核心，以使现
行权力关系和国家治理合法化。因为每个共同体
都拥有共同独特记忆，而且常能维系相当长久的时
间。但根据研究，许多 “集体记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并不完全是过去事实的复原，而是在特
定的社会情况下，人们对过去“社会记忆”的选择、
重组与重建。许多“过去”其实是在“现在的基础”
上被重构的。所以，群体记忆可以被引导。历史记
忆并非固定、封闭的，而是随着政治、社会、文化形
势的变化而变化。个体的记忆往往置身于一种社
会框架之中。个体往往通过将自己置于群体的位
置来进行回忆。人们是受到现在的信念、兴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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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的影响，才形塑对于过去历史的不同观点，历
史是因为现在才被认识的，也才具有价值。而人们
对历史意象的改变，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所
以我们必须创设新的传统。
其次是通过纪念碑和公共雕塑强化国家认同。

纪念碑和公共雕塑可以将对过去的纪念和对未来

的展望在空间和视觉上加以永恒的固定。纪念碑
和公共雕塑可以将官方的政治文化进行隐性的表

达，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公众对国家的认同。因此，
纪念碑和公共雕塑需要进行精心的抽象艺术设计。
中国的民族地区在国家统一构设中，可以按照代表
国家行使主权的历史标志性时间与事件、体现文化
融合、民族和谐、保卫国家统一的历史标志性人物

以及与民族地区有关的中国古代神话四大类对纪

念碑和公共雕塑进行不同形式的艺术设计，并通过
固定的仪式强化上述设计的国家统一构设价值。
这种公共空间政治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传统的

灌输式政治社会化手段，增加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
化场域，发挥公共空间“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功能，
潜移默化地塑造各个民族的公民意识。正如卢梭
所说的，要把每个个体变成整体中的一部分，关键
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以便加强他们的力量”①。
总之，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符号”以及

由符号建构而成的公共空间政治，已经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谁要能掌握符号的解释权，谁就能在
公共空间政治获得主导权。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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